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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元代是中国茶业发展进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而元朝的茶业经济、茶业政策以及茶文化在元代政治

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故研究元代茶业对研究元代历史以及中国茶业历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在元代茶业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故本文拟从元代茶业经济、茶业政策、以

及元代茶文化等三个方面对近五十年来的国内元代茶业研究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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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uan Dynasty is a key period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tea industry, and the tea 
industry economy, tea industry policy and tea culture of the Yuan Dynasty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life of that time. Therefore, the study of the tea in-
dustry in the Yuan Dynas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tea industr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domestic aca-
demic circles have achieved fruitful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study of the tea industry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So this paper intends to review the researches on the domestic tea industry d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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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Yuan Dynasty in the past 50 year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tea industry economy, tea industry 
policy, and the tea culture of the Yu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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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始产茶、制茶和饮茶的国度，早在唐代时便有陆羽作《茶

经》系统总结茶的生产技术、发展历史和饮茶之道，后经两宋数百年时间的茁壮生长，中国茶业发展至

元代更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元朝虽国祚较短，但元代茶业发展非但未有陷入停滞或倒退，反而较

前代有明显变化和鲜明转向，是中国茶业发展进程中不可缺失的一环，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同

时，元朝的茶业经济、茶业政策以及茶文化在整个元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都占据了重要位置，因此研

究元代茶业对研究元代历史以及中国茶业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诸多学

者以不同角度、运用各种方法研究元代茶业，取得了巨大的研究进展，成果颇丰，故本文拟从元代茶业

经济、茶业政策、以及元代茶文化等三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至今这将近半个世纪的国内元代茶业研究

成果进行综述，以求对学界元代茶业研究之概况脉络达到初步的整体把握。 

2. 元代茶业经济的研究 

学界关于元代茶业经济的研究，主要可划分为对元代茶叶产区、茶叶生产技术、茶叶品类、茶叶产

量以及茶叶贸易等五个方面的探究。 
关于元代茶叶产区分布和元代茶区面积的讨论：李干《元代社会经济史稿》认为元代榷茶区域面积

较宋代有所扩大([1], pp. 122-131)；与李文所持观点不同，高荣盛《元代的茶叶生产和茶政》认为元代官

营茶园和贡茶之规模虽远超宋代，但由于元初战乱破坏以及元廷对贵族官僚大量赐予土地等原因，使得

元代榷茶区域实则较前代有所缩减([2], pp. 20-21)；王泽农《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业卷》则认为元代茶

区分布在宋代基础上又有新开拓，主要是江西行省和湖广行省等地茶区的进一步拓展[3]；朱自振《茶史

初探》亦认为元代南方的茶叶生产非但没有衰落，反而福建、湖广等地的茶区分布和产茶面积都有显著

扩张[4]；另有裘孟荣《元代前中期茶叶总产量测算与探析》分析元初茶区分布和茶区面积的变迁状况后

认为，直到 1279 年元朝政权吞并南宋统一全国后境内茶区分布才逐渐趋于稳定，而元代茶区面积确实较

前代有所扩增([5], p. 185)。 
对元代茶叶生产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茶叶制作技术、茶叶贮藏技术等方面的讨论：陈椽《茶业通

史》指出宋末开始特别是进入元代以后，国内的制茶技术开始逐渐由“蒸青团茶”过渡为“炒青散茶”

([6], pp. 81-86)；吴觉农《茶经述评》指出元代继承并改造发展了北宋时期一种以水为动力的水转磨“制

茶机具”用以制作茶叶，极大提升制茶效率[7]；陈伟明《元代茶文化述略》则谈及元代茶叶的栽培种植

方法和加工技术，并指出元代蒸茶方法较前代更为简易，且元代花茶加工更为普及，同时肯定陈橼观点，

认为元代出现了炒法加工来制作茶叶，虽作为过渡在技术上仍是先蒸后炒，却已为明代“炒青法”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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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垫([8], pp. 30-31)；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对元代茶业的茶叶生产情况、地域

分布、发展概况，茶的品种类别、以及元代茶课和茶价等进行了较为详细论述，涉及对元代茗茶、末茶

的制作方法和饮用方法的讲述([9], pp. 146-154)；胡小鹏《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介绍了元代茶

户、茶业生产的概况，以及元代茶叶摘采和制作方法、元代贡茶种类、元代饮茶方法后认为，唐宋时期

的散茶、末茶只是团饼茶省略部分制作工序而得，尚未形成自己单独完整的工艺技术，但在元代则出现

类似近代蒸青的工艺流程，此后我国古代的绿茶生产工艺便趋于定型([10], pp. 818-821)；陶德臣《宋元茶

业技术述论》一文将宋元两代放在一起考量，详细论述宋元时期的茶树栽培和管理技术、茶叶采摘和焙

制技术、以及茶叶包装和贮藏技术后指出元代在茶叶采摘和焙制方面实则是蒸青饼茶和炒青散茶相结合

的制法，用不同的制作方法来制造不同类型的茶叶，而非像前人学者所说的是绝对单一的“先蒸后炒”

制法，另外在茶叶包装和贮藏方面则开始大量利用箬叶作干燥剂贮存茶叶，这种茶叶贮藏方法是对宋代

箬叶贮藏法的继承和发展[11]。 
关于对元代茶叶品类的研究：陈椽《茶业通史》一书指出元代散茶发展迅速，直接导致团茶逐渐被

淘汰，并根据鲜叶老嫩的不同将元代流行的散茶再细分为芽茶和叶两种([6], pp. 188-190)；王钟音《中国

绿茶生产之沿革》一文认同了陈椽观点，认为元代生产茶叶虽在技术多仍依宋法，但与宋代主要生产团

饼茶不同的是元代以生产散茶为主，而团饼茶数量很少，且团饼茶主要用于作为贡茶充贡，供贵族官僚

饮用，民间饮茶多趋向购买条形散茶[12]；陈宗懋《中国茶经》认为宋元时期中国的茶业重心逐渐向东南

移动，并认同前人提出的元代团茶衰落、散茶兴起之观点和依据鲜叶老嫩划分茶类的方法，并以马端临

《文献通考》和其他史料为基础总结出元代流行的四十余种茶类[13]；陈高华《元代饮茶习俗》在前人基

础上将相关研究内容进一步推进，其认为从制作方法上元代散茶又可细分为“茗茶”、“末茶”、“蜡

茶”三类，而元代宫廷饮茶则以末茶、蜡茶为主，其中“蜡茶”实为末茶中的精品，可视作末茶的一种，

民间则流行草茶(茗茶)、末茶([14], pp. 94-96)；陶德臣《元明茶叶市场上的茶品》指出元、明时期市场上

饼、散茶皆有，但以散茶为主，数量繁多，品种丰富，且市场上名优、中低档茶类皆有，档次分明，质

量有别，得以满足元代各社会阶层各收入人群的需要[15]。 
关于元代各地茶叶品种的研究：高荣盛《元代的茶叶生产和茶政》详细列举元代全国各地的优良茶

叶品种，如湖州金字茶、武夷茶、燕尾茶、范殿帅茶、紫笋雀舌茶、川茶、西番茶等，另外还有以茶叶

为主料、另加入其他材料而制成的“合成茶”，如枸杞茶、香茶、兰膏茶、酥签茶等([2], pp. 21-23)；陈

高华《元代饮茶习俗》则详细论述了元代名茶种类并指出贡茶名茶中多为末茶，如建溪北苑茶和湖州金

字茶等，但也有芽茶、茗茶，如范殿帅茶，作者更是指出末茶相较草茶在制作上更为复杂、花费劳动更

多，这很可能便是末茶逐渐被茗茶、芽茶取代的重要原因之一([14], pp. 89-98)；另外也有对学者元代文献

记载中的茶叶品种进行考证的研究，如陈高华《孩儿茶小考》一文考证了出现在《岛夷志略》、《南海

志》以及部分元代士人作品中的“孩儿茶”(乌爹泥)实际上并非某种茶，而是海外出产的一种药物，元代

前期已传入中国，元代常以此物和其他香料混合加工成块状用以含嚼服用，有生津醒酒的功效，但当时

有一些相关文献书籍(如《饮膳正要》等)错将此物划分到茶类[16]；宗伟方《元代金字末茶与红茶起源》

一文认为元代宜兴一带生产的“金字末茶”是一种自然发酵或轻发酵茶，其汤色呈红或金色，很有可能

就是我国最早的红茶，而早在 13 世纪末的元代中国已经能大量生产这种茶，除了供元朝统治阶层饮食之

外，还能用于布匹染色，若情况属实，中国红茶的诞生年代将会被改写，其具体时间将比学界普遍认为

的明末清初提前将近三百年[17]。 
关于元代茶叶的产量：陈椽《茶业通史》一书以元代“引税”估算出元代前中期的茶叶产量，其产

量从至元 13 年(公元 1276 年)的 370 万斤增长到延祐 7 年(1320 年)的 9000 万斤，并认为实际生产数量应

比该估算量还要多，但未能标明茶引税收的数据来源于何种史料([6], p. 67)；裘孟荣《元代前中期茶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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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测算与探析》指出中国茶叶产地主要在南方，故元代在灭亡南宋之前的茶叶产量十分有限，1276 年

元朝政府管辖境内的茶叶产量仅 0.83 万吨，后随着元朝逐渐统一中国、控制南方主要茶产区后，元代中

前期的茶叶产量快速增长，1282 年为 4.93 万吨，短短 6 年茶叶产量翻了 6 余倍，而从 1282 年至 1318 年

这 36 年间的茶叶产量的年平均增幅均在维持在 0.9%左右，该文以《元史》中所载的元代前中期全国茶

税总收入对元代前中期茶叶总产量进行测算，其结果较为精确可靠([5], pp. 186-187)。 
学界关于元代茶叶贸易研究主要围绕元代四川与西藏地区的汉藏“茶马贸易”进行讨论：白振声《茶

马互市及其在民族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元朝由于疆域辽阔涵盖产马和产茶的广袤区域，无

需再以“茶马贸易”的形式换取物资，因此元朝官方对茶马互市贸易的重视不如前代[18]；吕维新《我国

封建社会茶马互市贸易剖析(待续)》观点则更为绝对，其认定元代是茶马互市贸易的停顿期[19]；对此，

刘俊才《历史上甘孜地区的边茶贸易》持不同观点，其指出元代统治者在边境实行榷茶制，进行茶叶专

卖与藏区进行贸易，实则肯定了元代茶马贸易并未中断之事实[20]；贾大泉《汉藏茶马贸易》看法则较为

中肯，其指出元朝统治者虽然只重视征收茶税，不再重视茶马互市，但自宋代兴起的汉藏茶马互市却通

过民间渠道一直延续下来，但就整体而言，元代汉藏茶马贸易并未兴旺，民间贸易虽在进行，但较之前

代规模变小[21]；贾大泉另有《川茶输藏与汉藏关系的发展》一文指出元朝政府出于团结藏族人民和维持

对藏区统治的考量，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政府对销往藏区茶叶的控制，同时指出销往藏区的茶叶多是川茶

中的西番茶，川茶在元代汉藏关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2]。 

3. 元代茶业政策 

元代的茶政大致包括了元代政府实行的茶税茶法茶政、榷茶制度、贡茶制度及其相关机构组织等内

容。由于这部分内容中涉及的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较多，为方便阅读，故以 20 世纪前后作为分界。 
学界对元代茶政的研究在 20 世纪前就有所进展：李干《元代社会经济史稿》一文谈及元代茶课问题，

认为元代茶课大体沿袭南宋旧制，并且认为元代总体呈现榷茶区域逐步扩大、课率逐年加重的特点，同

时指出元代政府虽然对禁卖私茶立法严苛，但发卖私茶等事迹依然大量存在([1], pp. 443-447)；高荣盛《元

代的茶叶生产和茶政》则认为元代榷茶制度在宋代榷茶制度的基础上更为发展严密，且四川地区茶法较

江南地区另有特点，作者认同了李干关于元代茶政的酷滥和元代走私茶叶严重的看法，并认为元代茶政

的酷滥是由于元代茶税课额的暴涨和管理制度的破坏([2], pp. 23-26)；高树林《元朝盐茶酒醋课研究》指

出元代茶课征收率从前期至后期呈上涨趋势，在元代财政收入中占据重要地位[23]。 
进入 21 世纪以后，学界对元代茶业政策的研究在前人基础上继续推进：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

通史·元代经济卷》对元代茶业的地域分布、发展概况、各地榷茶司机构、以及元代的茶课和茶价都有

一定论述，作者认为元代四川地区经历从榷茶到卖引法的变化，而江南各地则一直延续南宋以来的卖引

法。同时元代江南茶课由茶司出卖茶引的收入、茶户向茶司缴纳的钱钞和某些地方强行摊牌的茶税三部

分组成，并且元代江南茶课收入增长得很快([9], pp. 633-643)；陶德臣《元明茶叶市场管理机构述略》认

为元代榷茶体系主要由茶引制度、边销制度和外贸制度等三部分组成，且元代榷茶机构经历了“由简入

繁”的过程，发展到元末时，榷茶体系的管理则更为混乱[24]；宋国华《从〈至正条格〉看元代的茶引》

以《至正条格》中与茶课相关记载为基础材料，从茶法的角度对元代榷茶制度进行论述，并运用考古资

料结合文献记载进行论证，详细分析了《至正条格》中元代茶引与公据、茶引文字、茶引条画中的内容，

该文所用材料较为新颖，可为前人观点起到补充验证之作用[25]；于嘉胜《元明时期中国茶业的发展与管

理制度创新》从榷茶制度的改革创新、贡茶制度、茶马贸易制度三个方面讲述元明时期茶业管理制度的

变革，作者认为元代“茶引法”较宋代有所创新，在发放“茶引”的基础上还发放“茶由”，“茶由”

是发给经营零售商人的凭证，用以征收零星茶税[26]；于悦《元代榷茶制度》一文从制度、组织、茶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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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角度分析元代榷茶制度各个层面的内在关联，追溯了榷茶制度的渊源，详细论述了元代茶业经济以及

元代榷茶制度的发展过程，对元代茶叶的生产、消费情况和元代茶户、茶商需承担的赋役以及元代榷茶

管理机构的组成、榷茶制度的发展过程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整理，同时汇总了元代各时期的茶课

征收额以及元政府颁布的打击私茶的法令，最后总结元代榷茶制度衰败的主要原因，将其归咎于元代政

府的肆意征敛、元代吏治的日益腐败、病商之政和官商结合、以及监察制度的失灵等[27]。 

4. 元代茶文化研究 

张茶文化既包括了与饮茶相关的茶品茶法、茶俗茶礼、茶馆茶商等，亦包含了与茶相关的文学艺术

作品和社会文化现象等。 
学界关于元代茶文化综合性研究的相关学术著作颇丰：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从社会风俗角度

介绍了元代饮食风俗中饮茶的习俗以及元代的不同饮茶方法后指出茶十分流行，已普遍成为当时元代社

会各阶层的日常饮品[28]；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则详细论述了南宋、元时期的中日茶文化交流，并

指出元代杭州径山寺的饮茶器具、饮茶方式以及“唐式茶会”传入日本后造成的影响[29]。 
元朝由蒙古人所建，蒙古人发源于大漠南北，本无饮茶习性，而元代全国各地饮茶之风尚蔚然，故

学界历来多有对元代蒙古人何时开始饮茶所作之讨论：陈高华《元代饮茶习俗》认为元代宫廷饮末茶、

蜡茶为主，元朝统一全国后，元宫廷中已开始饮茶，且蒙古奶茶大概是从藏族“酥油茶”演变而来的([14], 
pp. 100-102)；蔡志纯《漫谈蒙古族的饮茶文化》则认为蒙古人在成吉思汗时代便已经开始饮茶，其所引

证史料为南宋赵珙《鞑靼备录》中记载的木华黎对出使蒙古国之赵珙所说的“凡好城子多住几日，有好

酒与吃，好茶饭与吃”，元代中西亚有很多民族皆有茶饭的说法，如回回茶饭等，但此类茶饭只是称呼

中有“茶”字，实物中却无茶，可以说出现“茶饭”这一称呼足以见茶文化对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日常

生活和文化有重要影响，但不足以说明其已经形成饮茶的风俗，故此处之“茶饭”是否可以理解为“饮

茶加吃饭”仍然存疑[30]；黄时鉴《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认为元

代在元武宗之前，即公元 14 世纪初之前，元朝上层贵族中的回回人和蒙古人尚未有普遍的饮茶风气，而

马可波罗来华后多与此类人物接触，其书中未有关于茶的记述便是元初蒙古统治阶层未形成普遍饮茶风

气的有力印证[31]；裘孟荣《元代统治阶层的茶文化溯源》认为终元一代，蒙古人作为统治阶层并没有广

泛普遍地真正接受中原茶文化熏陶，不可盲目地将当今蒙古族的饮茶习俗归功于元朝蒙统治时期[32]；娜

日苏在《蒙古族的茶文化》则指出元代时期饮茶习俗开始在上层阶级和城镇蒙古族人之间流传，但彼时

广大的蒙古族中下层群众未能形成饮茶风尚，作者认为饮茶文化在蒙古族民间的广泛普及主要归功于 16
世纪下半叶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教活动[33]。 

元代茶文化研究中亦有对元代著名营养学著作《饮膳正要》书中与茶相关记载的研究：哈斯朝鲁《忽

思慧〈饮膳正要〉养生论》一文以元代饮膳太医胡思慧所撰写的《饮膳正要》为基础材料，其指出该书

中谈及元代各种茶的产地和制作方法，还清新阐述茶叶的性质，言明茶水漱口有利于卫生，此种说法已

与近现代科学相关观点十分接近[34]；双金《元代宫廷饮食文化探秘——解读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指

出《饮膳正要》中记载元代宫廷中已享用十八种茶，既包含了汉族人民习惯饮用的清茶、香茶，也记录

了类似藏族人民酥油茶的兰膏茶和酥签茶，作者认为其中所载西番茶就是西藏地区的酥油茶，并且兰膏

茶和酥签茶也是受藏区酥油茶的启发制作而来的，而如今在蒙古地区流行的奶茶与藏族酥油茶也明显有

着某种内在联系，因此蒙古族茶俗实则与藏族茶俗关系密切[35]。 
亦有研究元代饮茶方法风俗、饮茶习惯特点的专题研究：陈高华《元代饮茶习俗》认为元代是我国

饮茶方式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点茶虽仍盛行，但民间采取烹芽茶的煎茶方式愈来愈多，从而逐渐成为

明代点泡散条形茶的先声([14], pp. 97-98)；刘冰《从考古资料看元代的饮茶习俗》一文则从赤峰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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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的沙子山 1 号、2 号元墓中的考古材料进一步说明元代茶俗承上启下的特点和作用[36]；陈伟明《元

代茶文化述略》认为元代茶叶的饮用方法主要沿用前人的煎煮法，且元代泡茶法之雏形亦逐渐发端，同

时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吸收了某些汉族的饮茶方法，结合本民族文化特点后形成了蒙古特色的饮茶方式

([8], p. 29, 31)；陈俏巧《中国古代茶具的历史时代信息》指出元代点茶器具如茶碾等开始消亡，而供直

接冲泡的茶具新品种开始出现，同时元代中期以后随着高温颜色釉瓷等烧制技艺成熟，元代陶瓷茶具逐

渐重视装饰，上述现象皆表明了自元代开始民间大众的饮茶器具以及饮茶方式迎来重大转变[37]；戴杏贞

《元代中外饮食文化交流》论述了元代茶文化的传播，指出元代茶文化通过陆路向中西亚、乃至欧洲和

北非等地传播，同时通过海路向东亚、东南亚等地传播，特别指出中日之间的茶文化交流在两国交流中

的重要地位[38]；王立霞《茶·茶文化·茶文化学：茶的文化史考察》一文亦认为宋元时期茶文化逐渐由

雅入俗，特别是元代饮茶风尚较前代更加简约化、日常化，且元代茶文化出现诸如多民族融合、向下层

民众生活中渗透等新的气象[39]；雷敏《元代饮品研究》一文在简介元代茶叶的主要种植区和元代的榷茶

制度，以及详细论述了元代的茶饮后指出，元代茶饮，是元代中外、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风俗习惯交融

的产物，具有独特的时代特色，其中提到了元代如兰膏茶、油签茶等新式饮茶方法，同时亦提及元代饮

茶的“避忌观”[40]。 
学界亦有从元代与茶相关的茶诗、茶曲、茶词、茶画、茶乐等文学、艺术作品入手对元代茶文化进

行研究：如陈旭霞《元曲中的茶文化映像》一文认为元曲内容反映了元代日常生活的饮茶风习、反映了

元代茶馆的兴旺以及相关从业人员的增长、反映了元代种类繁多又富有特色的茶品，是研究元代茶文化

的重要资料，同时作者指出元代茶文化更趋于“俗化”，更加融入自然的特点[41]；王立霞《元代茶文化

的隐逸情怀——以元代茶诗为中心》以元代茶诗来探究元代茶文化，其指出元代茶文化较前代更具闲情

逸趣，更指出了元代茶文化中的禅寂精神和道教因素，作者同样认为元代茶文化虽然发展缓慢，但显示

出许多新气象，是中国茶文化史中承上启下的一环[42]；王立霞另有《元代茶文化：多元民族文化融合的

具象表达》一文认为元朝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即有比较精细的饮茶追求，而元朝前期统治者对茶的接受和

重视，更多是经济利益的驱动。其次作者认为元代茶文化已在全国各民族地区中传播并对其日常生活造

成巨大影响，元代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时代，而元代茶文化亦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具象表达[43]；高文文

《茶事生活与茶文化创作》分析元代茶曲的创作特点与作者倾向、元曲中的茶商形象、元曲中的“茶酒

之争”以及元代茶曲所反映的元代茶事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后指出，元代茶文化有“雅俗共赏”、“内

外兼收”的特点[44]；王立霞《元代诗人马祖常茶事生活浅探》则从色目诗人马祖常入手，分析其生平及

其作品中呈现出的元代茶文化，同时论述其接受茶文化的原因，该文视角新颖，在元代民族大融合的背

景下，着眼于受多民族影响程度较深的个体去探究元代茶文化，更能追溯元代多元茶文化的原貌，也更

能突显出元代茶文化的特点[45]。 
学界亦有关于元代茶馆、茶商等与茶业相关的社会场所、社会群体的相关研究：刘清荣《中国茶馆

形制、功能的演变与前瞻》认为元代茶馆十分兴盛，但形制上与唐宋相差不多[46]；蔡定益《论中国古代

茶馆的审美功能》指出元代茶馆除饮茶功能外，但元代茶馆在功能和结构上尚未成熟，虽兼有戏曲表演，

却未设有专门戏台[47]；王裕明《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则指出元代徽商十分活跃，其主要贸易商品便包

括了茶叶，极大推动元代茶业的发展以及茶文化的兴盛[48]。 

5. 结语 

泽近五十年以来，国内学界在元代茶业研究上取得了巨大进展，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法

对元代茶业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研究内容既涉及对元代茶区面积分布、茶叶生产技术、茶叶产量贸

易、茶叶品种品类、等茶业经济方面的讨论，又有对元代榷茶制度、茶政茶税等政治制度方面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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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对元代茶品茶法、茶俗茶礼、茶馆茶商以及与茶相关的文学艺术作品和社会文化现象等方面的探讨；

同时国内元代茶业研究成果丰硕，除传统史学研究视野中的政治史、经济史外，其相关研究内容中还涵

盖了对与茶业相关的元代历史地理、社会史、艺术史、文化史、科学技术史、中外交流史、医疗卫生史

等领域的研究，相关研究中多次运用统计学、社会学、艺术学等跨学科方法。尽管如此，当前元代茶业

研究仍有不足，有待进一步指出改进。 
首先，当前元代茶业研究过于零散化、碎片化，对元代茶业研究的关注度仍然不足。当前学界尚无

一部专门研究元代茶业的学术专著、著，元代茶业的相关研究内容多作为中国古代或元代的社会经济、

社会风俗研究或作为中国古代茶业研究的一部分内容存在；与元代茶业相关的专题论文，又经常将元代

与邻近朝代放在一起研究，如宋元、元明、元明清等连续朝代，这便导致了元代茶业研究相关的著作、

论文中有关元代茶业的部分内容篇幅不长、过于零散的问题。元代虽然相较两宋、明清等朝代存在时间

不长，但元代茶业、元代茶文化仍然是中国茶业、茶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元代茶业研究理应得到与唐

宋、明清茶业研究同样的重视，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的时期加以考虑并研究。 
其次，元代茶业研究能够利用的汉文文献资料相对有限。元代传世的汉文文献资料中与茶相关的内

容并不多，又十分零散，且历代皆有茶书传世，而元代独无，凡此种种给从事元代茶业研究的工作者带

来了很大的不便，这也是进入 21 世纪后从事元代茶业研究的学者多将目光放在元代茶诗、茶曲等元代与

茶相关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很大原因，更是元代茶业研究成果在数量上远不如唐宋、明清茶业研究成果

多的重要原因。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是史学家得以耕耘收并获成果的土地，因此元代茶业研究欲继

续推进，很重要的一点便是要扩充元代茶业研究能够利用的汉文文献资料，学界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

应该进一步收集有关史料，以供研究所用；在大力发掘、整理传世汉文文献资料的同时，还要多关注与

元代相关的考古资料、碑刻资料、地方志资料以及元代诗文、曲剧等文学艺术作品资料，等等，并让其

为元代茶业研究所用。 
再次，当前学界关于元代茶业的相关研究尚未能充分利用非汉文材料。元代是中国古代对外交流的

高峰时期，许多外人在这个时期不远万里来华，也有许多中国人西行或东渡日本进行游历、传教、通商

等，极大促进了中外之间的交通发展和经济、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在此背景下，该时段的外文(如
波斯文、阿拉伯文、欧洲文字、日文)史籍文献中，必然存在不少与蒙古国、元朝相关的文字记载，这些

书中收录的与蒙古国或元朝相关的内容或许能为元代茶业研究提供有效的材料；同时元朝版图辽阔，境

内有许多民族共存，他们用自己的文字(如畏兀儿文、八思巴字蒙古文、畏兀儿字蒙古文、藏文等)或写成

文献典籍，或留下碑刻、考古资料，为后世留下许多可供研究的非汉文材料。而当前学界未能充分发掘、

搜集、翻译和利用这些相关的非汉文材料来研究元代茶业，实乃遗憾。 
最后，当前元代茶业研究的视角逐渐趋于固化，陷入僵局。进入 21 世纪后，元代茶业研究在以文献

资料为主的基础上，逐渐加强对考古资料的利用，甚至有许多以元代茶诗、茶曲、茶词、杂剧等文学作

品为基础材料探究元代茶文化，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元代茶业研究的史料问题，其中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

如王立霞《元代诗人马祖常茶事生活浅探》等文在研究角度和研究立意上均有一定创新，但此类研究数

量依然十分有限，且大多研究成果在很多程度上仍未能跳脱前人的眼光和研究框架，当前元代茶业研究

的角度亟待进一步拓宽。 
笔者认为，研究视角的创新和突破可以参考、大胆去“开拓”前人学者未能涉及的视角或领域，如：

第一，虽然西方人是在元代以后才接受茶这一饮品、形成普遍的饮茶社会风俗，但茶叶传入西方到西方

人养成饮茶习惯必定有一个过程，且元代是古代中西交流的高峰，茶叶或已于元代西传进入中西亚等地，

甚至是欧洲、北非等部分区域，学界是否能以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探究“茶”在元代中外交流上所发

挥的作用；第二，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虽较早受到中国茶文化影响，但到元代时，元代中国的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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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已较前代发生了变化，这已经发生新变化的“中国茶文化”是否对日本、韩国等国家产生了新的影

响，这个角度是否也可以做文章；第三，元代的茶馆、茶坊、茶肆作为宋代兴起、元代大盛的城市空间

场所，人们在其中不仅喝茶聊天，甚至还会进行曲目表演，是否能以社会学角度将其视作“城市公共空

间”研究其在元代茶文化乃至元代社会文化“由雅入俗”变化中起到的作用，以及对近代商业都市、市

民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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